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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苹

你若去过巴彦淖尔，走过阴山脚
下，一定不会忘记一粒小麦的芳香。
那是几十万年以来，奔腾不息的黄河，
浇灌滋养出的河套平原的芳香。

所以我在巴彦淖尔，只想看一眼
黄河。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裹挟着
孕育了我生命的一粒沙子，流经九个
省（自治区），浩浩荡荡，最后在我的故
乡——齐鲁大地注入渤海。当我想起
它，我的心便会生疼。这被一粒沙子
硌出的疼痛，时刻提醒着我的来处，我
出生成长的华北平原；也时刻提醒着
我的归处，最终将会把我埋葬的内蒙
古高原。

夜色缓缓下沉，仿佛一滴饱满的
墨汁坠入黄昏。就在天地温柔交融的
瞬间，我透过飞机的窗户，瞥见广袤无
边的库布齐沙漠，在幽静的月光下，犹
如巨大的魔毯，铺展在大地上。被长
年累月的大风吹出的每一道褶皱，似
乎都在向着夜空呐喊：荒凉啊荒凉！
卧龙般蜿蜒向前的黄河，随即出现在
面前。它横亘在洒满月光的内蒙古高
原上，静寂无声，似乎早已陷入混沌的
睡梦之中。广阔无边的河套平原与绵
延起伏的库布齐沙漠，被闪电般的黄
河倏然劈开。漆黑的阴山山脉化作一
头猛兽，在乌拉特草原与河套平原的
夹缝中匍匐向前。微弱又恒久的星
光，正穿越距离地球几万光年的神秘
宇宙，抵达裹挟着泥沙滚滚东流的黄
河。

这月光下恍若梦境的高原，让人
心醉。一切正在下落的声响，都轰然
消失。只有陷入黑夜的大地，在暗涌
中闪烁着隐秘的光泽。

多年前的夏日，在从内蒙古开往
故乡的火车上，我以同样惊鸿一瞥的
方式，途经过黄河。携带着几千公里
的泥沙，浩浩荡荡奔赴生命最后一程
的黄河，在烈日炙烤的平原上，蒸腾
着雄浑磅礴的力。水汽裹挟着热浪，
以一览无余地荒蛮推进的方式，扫荡
着一切阻挡一条巨龙般的长河成为
汪洋大海的障碍。夏日的风粘稠，窒
息，浑浊，干燥，带着一种巷口枯坐的
百无聊赖。人在缠搅上升的热气中，
仿佛因缺氧而探出水面大口喘气的
鱼。只有站在黄河岸边的人，能够在
干热中沐浴清凉潮湿的风。这源自
青藏高原又洗去一路尘埃的风，这行
经过我迁徙并定居的北疆大地的风，
这遥远的带着远古祖先梦中呓语的
风，飞过巴颜喀拉山，穿过秦岭，越过
阴山，行经黄土高原，掠过华北平原，
最后在渤海上空缓缓停驻。当火车
穿越黄河大桥，我看到生命中血液一
样奔涌的河流，它因行经过阴山脚下
肥 沃 的 土 地 ，而 在 华 北 平 原 愈 发 沉
郁，舒缓；仿佛它正与我一起，抵达人
生的中年，不再愤怒，远离嗔怨，祛除
锋利，剪去欲望。被盛夏烘烤着的黄
河，在没有波澜也无起伏的大地上，
抛去万千的沙尘，只让最洁净的魂魄
融入大海。

这是我第一次与黄河相遇，并看
到它以悬浮大地的轻盈姿态，汇入深
蓝的海域，义无反顾地终结自己作为
一条长河的命运。它依然以河流的名
字，在大地上日夜不息地歌唱，仿佛北
方的流浪歌者。但它又神秘地消失于
波澜壮阔的汪洋之中，杳无踪迹。它
的“消失”，又是某种意义上的新生。

生命以更为开阔的方式，存在于宇宙
中的一个星球。它不再记得青海的花
儿，黄土高原上苍凉的呼喊，也不记得
阴山脚下烈烈大风中的苏勒德，华北
平原上翻滚的金黄麦浪。当它忘却生
命的形态，以一滴眼泪的咸，离开大
地，汇入深海，它便凤凰涅槃，获得永
生。记忆与忘却，咆哮与寂静，存在与
死亡，就这样消除了对立，化为浩瀚无
边的宇宙。

几年后，我站在内蒙古河阴古城
附近的黄河浮桥上，仿佛看到两千多
年前，与我同样迁徙到这片大地的王
昭君，在渡过浮桥前，内心涌动的对
于命运的敬畏与不安。北地大风凛
冽，卷起漫漫黄沙，沙蓬草裹挟着尘
埃在大地上流浪奔走，天地化作呼号
的野兽，发出震动山林的吼叫。这塞
外的苦寒，让一个女子对遥远的故土
生出无限的眷恋。命运在酷寒中张
开巨大的手掌，一段渡桥，化为命运
之手的两端。走过去，一切历史都将
改变，而那草原上不停迁徙的命运，
也将自此相伴一生。命运站在河流的
对面，露出钢铁般的冷硬与威严。最
终，一个南方的女子，选择了顺从命运
的召唤。

而我，站在浮桥的一侧，注视这古
老又生机勃发的黄河，在风中发出的
激越声响，仿佛听到跌落平沙的大雁
跨越千年的动人的歌唱。青冢上的草
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树木在秋天从
容地死去，又在春天安静地苏醒。河
边的芦苇，在蒙古高原无尽的长空下，
自由地起舞。这空灵不羁的舞蹈，与
奔涌不息的河流，追逐着飞沙走石、日
月星辰，在大地上永不疲倦地歌唱：长
乐未央，长乐未央⋯⋯

塞外大风日夜不息地吹过黄河，
仿佛一头永不被驯服的猛兽，它带走
了无数昌盛或者衰败的王朝，却将一
个西汉女子的哀思，刻进大漠平沙，并
跟随一条漫长的河流，抵达她的生命
从未抵达的远方。长夜叩响着门窗，
河流撞击着两岸，出塞的女子在琵琶
声中慢慢沉入梦乡。这北方河流掀起
的浪涛，与南方江水激荡的回响，缠绕
相生，不弃不离。它们从西部遥遥相
望的两座山脉一起出发，行经万里江
山，共同谱写出荡气回肠的历史。这
历 史 的 瞬 间 ，沉 入 一 个 小 女 子 的 梦

中。她在击穿黑夜的浪涛声中醒来，
知道迁徙的命运早已融入血液，纵使
她百般不舍，终将走过浮桥，化为历史
悲壮又闪烁的某个部分。

在阴山岩石上刻下人类崇拜的先
人，他们雕刻出的犹如面临末日审判
般惊惧的双眸，一定也曾注视过荒凉
的大风席卷起这条翻滚的长河。在严
苛的自然面前，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祈
求上天。于是他们刻下山川，刻下河
流 ，刻 下 飞 马 ，刻 下 日 月 ，也 刻 下 生
死。他们仰望星辰，也俯视大地。洪
荒宇宙中盛满先人的敬畏，荒蛮的大
地上江河游龙一样咆哮。无字天书烙
刻在红色的砂石上，仿佛巨人朝着远
古在仰天长啸。古老的黄河日夜冲刷
着阴山脚下的大地，带走无数的王朝，
也留下肥沃的泥沙。逐水草而居的人
们，犹如被大风吹散的蒲公英，在黄河
滋养出的河套平原上生长。月亮高悬
在阴山上，将一半微寒的光，洒在乌拉
特草原，又分另一半温暖的光，给万物
蓬勃的河套平原。它也不曾忘记乌兰
布和沙漠，一千多年前，这里曾是人类
繁华的家园，城池遍地，牛羊满坡，而
今，只有大风吹出的流沙下埋葬的坟
墓与朽骨，在清冷的月光下，讲述着白
云苍狗，沧桑变幻。

这浮天载地的长河，曾因凌汛决
堤，带来遍地阴森的死亡，也因缓慢深
情地“几”字改道，冲击出水草丰美的
万里沃野。就在这里，我吃下一口面
食，整个被黄河浸润的瓜果飘香的秋
天，便都回荡在我的齿间。夏天里千
万亩葵花追随着太阳，在河水中投下
绚烂的笑脸。秋天里它们与无数的庄
稼一起谦卑地低下头，身体自由地舒
展在大地上，以深情的目光，最后一次
注视风起云涌的天空。野草抚过它们
枯萎的身体，发出窸窸窣窣的温暖声
响。一粒饱满的种子在阳光下炸裂，
跌入草丛；一队出巡的蚂蚁迅速捕获
住上天的恩赐，在涌动的黄河浪涛声
中，浩浩荡荡拖回岸边的巢穴。秋风
从遥远的某个地方吹起，带来一缕若
有若无的花香。就在这个时刻，桂花
迷人的甜香飘满长江沿岸的大街小
巷。人们走到落满银桂的树下，抬头
看看澄澈明净的天空；人们又走到洒
满金桂的树下，低头看看落叶纷飞的
大地。就在落花的私语声中，一条蜿
蜒北方的大河，与一条横亘南方的大
江，听到彼此的召唤，朝着浩瀚的太平
洋奔涌而去。

刻下阴山岩画的先人，用惊骇的
眼神，向万年后的世人呈示着远古时
代，人类对于宇宙星空、生命万物、咆
哮江河的惊惧与好奇。生命从何处
来，又将去往何处？河流隐匿在哪儿，
又消失在何方？肉体与灵魂，哪个更
接近真实？死亡与新生，谁是开始，谁
又是终结？天空与大地，会不会在人
类永远无法抵达的边界处相接？落入
河流与葬入泥土的生命，谁会腐朽，谁
又会永生？一只从恐龙时代飞来的蜻
蜓，如何穿过几亿年的沧海桑田，抵达
苍茫的蒙古高原？

在巴彦淖尔，阴山下的先人没有
告知我们答案，只有一条奔腾的河流，
穿越今古，生生不息。

一条大河
流经巴彦淖尔

□张锦贻

2022 年 2 月 22 日 ，农 历 1 月 22
日，星期二，是老伴黄志铭逝世一周
年纪念日。这么多的“2”集结在一个
日子里，实属罕见。孙女孙子说，2，
是鸭子的画像。“春江水暖鸭先知”，
始终深潜于时代潮流的老共产党员
爷爷，感受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暖流，始终带领全家三代
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奋发奋进、进
取进步。这是一个深奥而浅近的象
征啊。朋友们说，2，是爱的谐音，是
爱心的形象表达。在这个充满爱的
日子里，有着 70 年党龄的黄志铭，怀
着爱党、爱祖国、爱民族、爱内蒙古、
爱人民的赤忱的心，驾鹤西去，与大
家一起为西部祈福。他在天上保佑
我们啊。

家人们、友人们，深深地怀念着
他。

黄志铭，1931 年 11 月 6 日出生于
天津市一个小职员家庭。1948 年在
天津市一所财政专科学校读书时，受
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心向革命，心向中
国共产党。同年年底与三位同学一起
前往北京，投身革命。随即进入华北
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在当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
绥远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作为共产
党派驻绥远省的第一批干部，首先进
入丰镇县，然后来到当时绥远省省会
所在地归绥市。见证了、经历了绥远
和平解放的全过程，参与了、经过了与
起义的军政人员在一起共事、在一起
相处的日子。实实在在地体察体验到
和平时期里“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工
作的意蕴和意义，也认认真真地领会
领悟到“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的本质和实质。随即在中共绥远省委
政研室工作。当年冬天，绥远省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遵照党

的部署，黄志铭进入绥远省西部的伊
克昭盟，深入到旗县的行政村、自然
村，在农村阶级斗争中经受了工作意
志、能力的锻炼和考验；并在广大农村
建党建团的实际工作中经历了党的群
众路线的深刻教育，增强了对无产阶
级世界观、人生观的深切理解。1954
年，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当时的
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设立内蒙古直属
机关党委、团委，黄志铭先后担任内蒙
古直属机关团委副书记、内蒙古直属
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前前
后后，兢兢业业，从事内蒙古直属机关
党团工作二三十年。新时期初，转入
内蒙古出版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后又
因出版、文化系统合并而进入内蒙古
文化厅工作，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调
研室主任；1992 年初离休，副厅级待
遇。

黄志铭，无论在哪个时期，无论在
哪个单位，都全心全意，都专心专志，
都尽心尽力。鉴于内蒙古出版事业基
础比较薄弱，他，广泛联系东西部地区
不同专业出版社的编辑，深入了解各
盟（市）旗（县）专业作者的工作状态，
具体把握不同地区的出版实际，制订
出具体的编辑出版方案并且有计划有
步骤地予以实施。新时期出版的大型
系列丛书，各盟市旗县史志书系，内蒙
古及蒙古族通史，大型文艺丛书等等，
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对于自治区文化
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他更是全力以赴，
早年就在华北地区音乐节中统筹全
局，完善安排。这既是我国华北地区

文艺汇演、交流、艺术研讨、探索的一
次盛会，更是中国文化艺术界同仁相
聚相谈、面对面观摩、同行与同行坦诚
切磋的一次峰会，十分难得，非常珍
贵。之后，他与同志们一起，大力弘
扬 乌 兰 牧 骑 精 神 ，以 广 大 人 民 为 中
心，以广阔草原为舞台，以广泛表演
为方式，美妙而又巧妙地呈现文艺的
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并使时代特征
融合其中。与此同时，致力于《内蒙
古自治区志·文化志》等的组织编写
工作，使乌兰牧骑精神贯彻始终。更
为可贵的是，大事抓住，小事抓实，在
此期间，还灵动地将一些分散发表于
报刊的有关文章编印成册，既防止资
料散失，又便于集中地比较思考。

黄志铭一生历经风雨，作为一名
老共产党员，他始终一身正气，一心
正直，始终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平
日 里 ，除 了 工 作 ，还 是 工 作 ，除 开 学
习，仍在学习。生活中，严于律己，除
了购买经典书籍，不随意花钱，除开
跟孩子一起读书讨论，不浪费时间。
他，实在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勤做
事、勤进取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道
德，守规矩、守纪律的人。

怀念黄志铭，不只是怀念一份亲
情 ，而 是 不 忘 记 那 个 革 命 年 代 里 立
志永远跟党走的一代热血青年的革
命志向、革命行动；是不忘记新中国
成立前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
的 那 一 段 艰 难 奋 斗 的 历 史 ；是 不 忘
记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一切力量的革
命前辈们。

不忘记过去，是为了励志奋斗建
设 未 来、建 设 美 好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新时代。

怀念

□苏和

杏花四月

杏子。风，一只把脉的手
粉花，白花，泛黄的蕊。绿果
苦中含香的仁

开在草原上最高的花、最早的花
近嗅，香气微呛咽喉
是春风最先朗诵的主题。

毕竟杏花坡上的杏花，并不艳冶
乡间女子，欲遮还羞
扯一抹晚霞捂在脸上，越捂
脸越红

簇簇杏花，在镜头前微笑
搭衬仨仨俩俩靓女俊男
谁知，倒春寒里
憋着一滴强忍的泪

歇在驿站，修剪疲惫的马蹄
加鞭投送春风帖

牧乡一景

娜布琪在落日余晖里
提着奶桶到牛圈旁挤奶
她挤乌珠穆沁本地牛
这种当地的小牛出奶不多
每次顶多能挤出四、五斤
但是奶汁稠
特别浓香
每当挤奶的时候
娜布琪的手指柔软灵动
似乎在拨弄着一架竖琴
一串串乳亮的音色
浮在黛墨的晚风
她身体里轻轻的细碎
在沉浸中愈合
柔情在奶桶里层层泛起
这是她爱着
和爱着她的生活

天边有一朵云跪下来
哺乳撅着嘴的山峦

踏青的人

前来踏青的人
是一缕风，轻得
让长眠的人感觉不到

刚发芽的青绿
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话
欲言又止

好多小道
都有人们分手的岔路口
寻找被弄丢的自己

高出坟茔的芨芨草
努力的想擦拭一些泪
风干一些
说是虚无又深有感触的东西

山下一条小河
体温计一样
测量着泥土的温度

我立的那块碑
比父母活着时的腰
挺得更直

归宿

我见过
一匹黑马
在即将老死的时候
远远离开蒙古包
寻找到一块僻静之处
一遍遍嗅着草地
把泥土和草香吸入肺腑
然后平静地
有生以来第一次躺下
黑色皮毛
如漫长的夜渐渐褪去
巨大的骸骨
把它一生所有白天
晾在高原
在马头骨的地方
开出了一朵马兰花
立着耳朵
听风

几句静动之间的修辞

夕阳，从山坡上滑落
羊群走在归牧的羊肠小道

惊蛰后的小虫，收拾好乐谱
黄牛卜楞着耳朵，甩出一些杂音

山坡像吃饱了的牛肚子，或者是
在风影里，有了转世的胎动
将在辽阔上，写满寂寞

所有的，都像草一样，习惯卑微
不言语，不争吵。做着一生的善事

半化不化的草滩，马蹄印保持
着弯月的美
敖特尔安静地想一些事情

一个小男孩钻出蒙古包
在草地上撒欢

四月

（组诗

）

□张平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
着柔漫的轻纱⋯⋯”这是我喜欢的
一首歌曲。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
想起故乡的河岸，故乡的梨花。

我的家乡是位于河套平原南部
的一个小村庄，紧邻黄河。这里的
农民有种植苹果梨树的传统，所产
苹果梨口感清脆，味道甘美，被称为

“丑梨”，闻名全国。
故乡的河岸是黄河防洪大堤，

故乡的梨花就盛开在黄河大堤两岸的田
野里。

每 年 4 月 下 旬 ，故 乡 的 梨 花 就 盛 开
了。梨花盛开的时候，正是故乡春风吹
拂、麦苗青青的时节。

唐代诗人岑参在《送武判官归京》中
写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

在春风中，故乡的梨花迎风怒放。绿
色的田野中，梨花如雪，将故乡的田野点
缀得如诗如画。梨树的褐色枝干造型各
异，上面挂满绿叶，绿叶中开满白色梨花，
花如堆雪。一棵树就是一个造型独特的
盆景，就是一幅画，一道靓丽风景。一阵
春风吹过，梨花落英缤纷，如白蝶飞舞，如
雪花飘落。

一场春雨来临，故乡的原野更绿了，
村庄笼罩在烟雨蒙蒙中。潺潺小渠流水，
绿油油的麦苗挂着晶莹水珠，雪白的梨花
在雨中更是娇艳欲滴。这时，故乡的风
景，不似江南，胜似江南。

美丽的梨花，曾引发古往今
来，无数诗人的才情。宋代苏轼
在《东栏梨花》中写道：“梨花淡
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
怅 东 栏 一 株 雪 ，人 生 看 得 几 清
明。”

每个晓风振动的早晨，每个
夕阳如血的黄昏，我喜欢在故乡
高高的防洪大堤上散步。看太阳
从东边的黄河边升起，从西边远远
的狼山上落下。看故乡的绿色原
野，开遍雪白的梨花。

我曾无数次在故乡的梨园中
散步，看梨花开了又谢了，看树叶绿了又
红了，感受季节的轮回，感受人生的悲喜。

直到有一天，我离开家乡去远方，但
故乡的田园风光却永留心中。那浓浓的
乡愁，如笼罩在故乡旷野中的青烟，从未
从我的心中散去。

我愿永远做一只故乡田野中的蝴蝶，
永不离开故乡的梨园。我愿人生淡泊如
故乡的梨花，清清白白，永远保持纯真的
本性和泥土的芬芳。

正当梨花开遍了故乡，河上飘着柔漫
的轻纱。多少年了，我无数次梦回故乡，
梦见那高高的黄河大堤，梦见那绿树环绕
的村庄，梦见那温馨的农家小院，梦见那
如雪般的梨花。

梨花如雪

且听风吟

□方梓

人活在世上，总希望身边有几
个好朋友。功利心强的人看重朋
友在生存方面对自己的帮助，所谓

“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家靠父母，
出 门 靠 朋 友 ”，都 反 映 了 此 种 心
态。品位高一些的人呢，他们在乎
彼此心灵上的投契，觉得朋友能否
对自己有衣食之助并不重要，要紧
的是他们能引领自己攀升到某种
灵魂的高度。曾国藩就持有这样
的交友观。

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曾国藩在京城给四个弟弟写了
一封很长的信，其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讲如
何读书、做人。谈到交友之道时，他如此
下笔：“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
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意思是一个人
与人订交，不能求虚名，而要通过交朋友
救正自己品质、性情、能力上的某些不足。

要寻到一个“匡己”之友，其实很不容
易。

其一，他得有真性情。生活中许多人
都能看到他人的缺点，但真正愿意指出来
的 并 不 多 。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还 是 怕 得 罪
人。一个人有了真性情，他才会想：朋友
某方面有缺失，我不指出来，自己有什么
资格享受他的信任与亲密呢？因此，他们
说出逆耳忠言时，不会顾忌对方高不高
兴，不会考虑做出如此选择会产生怎样的
后果。曾国藩一生交友甚多，真正敢对他
直言不讳的也只有廖廖几个，比如倭仁、
陈岱云、邵蕙西等，但他们对曾国藩的影
响是终生的。

其二，他必须有足够的见识。有的人
嘴巴没遮没盖，所说的话从不过脑，他们
的话于我们的人生并无多少营养，达不到

“匡己”之境。个人生活阅历丰富，又喜欢
读书、思考，看问题能窥到其真处、深处、
隐秘处，向别人提的建议具有明显的可操

作性，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去匡正我
们。

人人都有自己“唯一”的生命
痕迹，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脾性各不
相同，遇事产生分歧是必然的。想
成为匡正他人的人，你的胸怀就得
博大。胡林翼是公认的有见识之
人，对曾国藩的事业多有助益，在
湘军攻克金陵，看到晚清政府的极
端 腐 败 ，也 曾 想 匡 正 他 的“ 愚
忠”⋯⋯但说了一半的话，便被曾
国藩婉言谢绝。然而，胡林翼的可
贵在于他最终能理解曾国藩所做
的选择。正是这种博大的胸怀，使
曾国藩视其为一生最大的知己。

当然，想求友匡己，我们先得
给“己”设计一个充满蓬勃向上的模板。
像任何双边关系一样，友情也是彼此选择
的，你看中了别人，希望彼此的心灵互访
互通，还得别人看中你。只有将自我的人
性提得纯净些，大家乐于跟你交往，我们
才有获得“优质朋友”的机会。假若自身
无德无才，每一个优秀的人看到你都想逃
出三条大街，求谁去“匡”你呢？

人性的锻造是个长久的过程，决非一
朝一夕之功，“求友匡己”也得有长久的打
算，一要经得起大浪淘沙。时势相异，身
边的朋友也大不相同，过去能帮助你的如
今也许力气不逮，昔日能引领你的当下或
许需要别人引领，我们在不忘老友的同时
就 得 不 断 悦 纳 新 友 。 二 是 必 须 执 守 初
心。生活中的诱惑很多，不记得来时的路
就会摔跤。恪守做个好人、做个有价值的
人的初心去“求友匡己”，你的“匡”才不会
脱离应有的轨道。

“求友匡己”，先得学会自己“匡”自
己。

求友匡己

私语茶舍

塞外诗境流韵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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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回春 汤青 摄


